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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间词人笃意于制词，其创作实践促使词的声调格律、题材取向、审美规范、抒情方式等趋于定型，纵然此
后诸家在词学领域或开疆拓土，或精雕细琢，花间词人的创作方法与审美取向业已成为作词的典范，启后人无限法
门。花间文人于作品中传达出的人生虽苦但希望犹存的情感，使词在晚唐五代成为了文士漂泊心灵得以休憩的港
湾。而此种情感亦与国人坚韧的品性相契合，使词之初起即具有了令文人广泛接受的心理条件。起于俗的词体文学
在花间文人手中渐成于雅，登上了主流文坛，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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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词人与词体文学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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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集》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词集，五代后蜀

赵崇祚所编，选录了 18位词家 500首词作。这些作者创作风

格大体一致，构成了一个松散的创作群体———花间词派，18

位词家即后世所谓的花间词人。花间词人于词体文学发展上

有筚路蓝缕之功，当为词坛不祧之祖。经过他们的努力，词体

文学超越了南朝宫体、北里倡风的“秀而不实”，成为了别于

“莲舟”的“阳春白雪”、“无愧前人”的高雅云谣。由民间通俗

词到花间词人的“诗客曲子词”，[1](p1)表明词体的发展进入了

文人化的崭新时代，词体文学创作的传统亦同时于花间词人

的实践中得到了确立，影响此后千年的词坛。兹分论之。

一

词起自民间，初时带有明显的通俗文学痕迹，用语浅俗、

不拘声律、情感质朴、可唱可演，留存至今的敦煌曲子词集中

表现了词体萌芽时拙朴的自然状态。为别与民间创作使词得

以进入文人的欣赏视野，花间词人“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

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1](p1)多层次、多角度地对民

间通俗词进行醇化。

唐五代所用词调很多源于盛唐教坊曲，《花间集》七十七

调中即有五十四调见于《教坊记》。[2](p137)然花间诸家于调名的

选择上颇为挑剔，多取教坊曲之雅者，花间词人中用调数量

居前五位词家所用调名如下（不计存目词）[3]

孙光宪用 29调：浣溪沙 河传 菩萨蛮 河渎神 虞美

人 后庭花 生查子 临江仙 酒泉子 清平乐 更漏子 女冠

子 风流子 定西番 河满子 玉蝴蝶 八拍蛮 竹枝 思帝乡

上行杯 谒金门 思越人 杨柳枝 望梅花 渔歌子 定风波

南歌子 应天长 遐方怨

韦庄用 22调：浣溪沙 菩萨蛮 归国遥 应天长 荷叶

杯 清平乐 望远行 谒金门 江城子 河传 天仙子 喜迁莺

思帝乡 诉衷情 上行杯 女冠子 更漏子 酒泉子 花木兰

小重山 怨王孙 定西蕃

毛文锡用 22调：虞美人 酒泉子 喜迁莺 赞成功 西

溪子 中兴乐 更漏子 接贤宾 赞浦子 甘州遍 纱窗恨 柳

含烟 醉花间 浣溪沙 月宫春 恋情深 诉衷情 应天长 河

满子 巫山一段云 临江仙

欧阳炯用 20调：浣溪沙 三字令 南乡子 献衷心 贺

明朝 江城子 凤楼春 南歌子 渔父 巫山一段云 春光好

西江月 赤枣子 女冠子 玉楼春 更漏子 定风波 木兰花

清平乐 菩萨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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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用 19调：菩萨蛮 更漏子 归国遥 酒泉子 定

西番 杨柳枝 南歌子 河渎神 女冠子 玉蝴蝶 清平乐 遐

方怨 诉衷情 思帝乡 梦江南 河传 蕃女怨 荷叶杯 新添

声 杨柳枝

花间词人所用词牌略去了《教坊记》中诸如《煮羊头》、

《麻婆子》、《黄羊儿》、《剉碓子》、《舞一姐》、《墙头花》、《想夫

怜》、《恋情欢》等有失风雅者，[4](p41)，于声调文情的配合上亦十

分留意。沈祥龙《论词随笔》曾言，“词调不下数百，有豪放，有

婉约，相题选调，贵得其宜，调合则词之声情始合”。花间词人

着力寻求声辞配合的最佳方式，选调上别刚柔哀乐，同时注

重语调的缓急、叶韵的疏密、句子的长短。《甘州遍》一调出于

唐大曲《甘州》，为边塞曲，调高且亮，大量的短句令其繁音促

节，紧张急迫，乃慷慨之调，适宜抒发激越之感。毛文锡有“秋

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

征鼙。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

战马血沾蹄。破蕃奚，凤皇诏下，步步蹑丹梯。”文题相和，声

情相谐，描摹了奋战之景，展现了边塞之苦。而《更漏子》一

调，音节和婉，细腻柔美。上下阕均有四个三言奇句，前片两

仄韵、两平韵，后片三仄韵、两平韵。韵部平仄转换。适合传达

幽杳之情。毛熙震有“烟月寒，秋夜静。漏转金壶初永。罗幕

下，绣屏空。灯花结碎红。人悄悄，愁无了。思梦不成难晓。长

忆得，与郎期。窃香私语时。”淡淡的情感从平静的韵律中缓

缓流出，忧伤但不哀怨。

花间词人多缘调而赋，不失调名本意。前举《更漏子》一

调，温庭筠有词六首，孙光宪有词六首，牛峤有词三首、欧阳

炯有词二首，皆抒夜深闺阁恋人之感，音容相称、声情谐合，

使《更漏子》后成为约定俗成的抒写月夜怀人之调。花间词人

有时亦用同一曲调表达不同的内容与情感，显示出词与音乐

脱离的痕迹，促使词体文学独立化、文人化。温庭筠有《定西

番·其一》，“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千里玉

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文题相合，慷

慨凄婉，有军乐格调，而《定西番·其二》“海燕欲飞调羽。萱草

绿，杏花红。隔帘栊。双鬓翠霞金缕。一枝春艳浓。楼上月明

三五。琐窗中。”此首内容与调名的关联已不明显，军乐慷慨

之色业已褪去，惆怅哀怨之情感抒发得细腻而含蓄。调名与

内容的分离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后来出现的调名外小序、

自注部分弥补了文题不合的矛盾，使得某一词调可以长久广

泛地流传。

以词调形式论，花间词人的创作多用小令。尽管敦煌曲

子词中令、引、近、慢均已出现，但花间词人偏爱小令。小令短

小却情韵悠长，如李渔所言，乃“如临去秋波那一转，未有不

令人销魂欲绝者也。”然张炎所说的“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

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

余不尽之意始佳”则道出了小令写作难度之大。令词的写作

极见作家功力，且易记忆、利于词作的广泛流传，故花间词人

择此一类难作者尽力为之，并力图使其精致化、文人化。顾夐

有《荷叶杯》“一去又乖期信。春尽。满院长莓苔。手挼裙带独

徘徊。来么来。来么来。”词写相思，语朴而情深，字字紧扣所

要表达的怀人之感。“春尽”两句点名庭院久荒。“手挼”两句

描摹无聊怅惘之情态。末两句重叠一问，凄伤无限，悲慨之感

欲喷薄而出却强被抑制，情感的表达反复低回。不需长篇描

绘，惆怅心境已明白展现。

花间词人所用诸调不囿于单遍，亦多有一曲两段者，较

之刘禹锡、白居易、王建、韦应物、戴叔伦之《忆江南》、《潇湘

神》、《调笑》诸曲仅用单遍者，有了长足的进步。[4](p41)温庭筠所

填词牌中已有十一种属于双调词。韦庄的廿二种词牌，包括

了十七种的双调词。届临温韦之时，双调词即将蔚为传统，美

学体式亦于此时确立，晏几道《小山词》收词 250首，无一用

单调词牌。欧阳修传世 171首词，悉数为双片词。时至南宋，

单调词亦乏人问津。李清照 79首词作，属单调者仅三首《如

梦令》而已。[5](p23-25)虽然宋人自柳永之后亦用慢词，但在宋代

使用频率最高的 48个词调中，小令为 34调，占 70%之多。

且花间词人精心择用的词调已为宋代诸家肯定与接受，宋人

作《浣溪沙》755篇，《菩萨蛮》598篇，《清平乐》355篇，《谒金

门》231篇。[6](p108)花间影响之深广，可见一斑。

二

吴绮《记红集凡例》言词“皆以声情为主，若声不流利，则

情亦滞涩；歌喉少戾，听者废然，何况作者先为劣调乎？词既

不顺，虽有秦青、韩娥，亦难按拍矣。”[2](p130)声律之美是词作得

以流传的一个重要条件，声律不美之作往往无力与新声美腔

争高下而趋于消逝，因此。花间词人在格律上精雕细琢，力求

“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大别于敦煌曲子词

的民间状态。以《菩萨蛮》为例，敦煌曲子词有“枕前发尽千般

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

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此首

虽“可能为历史上最古之菩萨蛮，亦文艺极高之作”，[7](p34)但平

仄多误，“上”、“直待”、“且待”均为衬字，表明词律尚未精研，

词调亦未定型。温庭筠有《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

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

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一、二两句‘枕’、‘锦’二字上

声寝韵，幽抑曲折，三、四两句忽转为平声先韵，轻快清明，皆

能极和谐变化之妙，且‘先’韵之音色极为优美……‘藕丝’

二句，‘丝’、‘色’、‘浅’、‘参’‘差’、‘剪’诸字，声音皆相似，多

为齿头音，读之恍如见其纤美参差之状。”[8](p23-24)温庭筠作《菩

萨蛮》十五首，完成了此调的定型———四十四字，前后两片各

两仄韵、两平韵，平仄转递。又《南歌子》一调，敦煌曲子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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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诸首作品有仄起亦有平起，有合律亦有不言平仄者，至温

庭筠之《南歌子》七首，诸首均五句二十三字，字字合平仄，且

平仄如一。民间词作不拘格律乃是常态，一些中唐文人用同

一词调所作诸词平仄亦迥异。张志和的五首《渔父》、王建的

四首《宫中调笑》，字声的运用并不严格。而“花间鼻祖”温庭

筠作词谨守格律，又多用拗句。他的《定西番》三首，每首八

句，拗句即占四句。拗处亦一一相对。三首一百五十字，亦无

一字平仄不合。[9](p319-320)“及飞卿出而词格始成”，成而大盛，盛

而有继，乃是花间词人笃意制词之功绩。

词有调律亦须有文辞，花间诸作内容上乃乐府相传的

“杨柳大堤之句”，或为豪家自制的“芙蓉曲渚之篇”，其中虽

有展现南方风情的如李珣的《南乡子》“归路近，扣弦歌，采真

珠处水风多。曲岸小桥山月过，烟深锁，豆蔻花垂千万朵。”有

抚今思昔的如欧阳炯的《江城子》“昨晚金陵岸草平，落霞明，

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

照江城。”有描绘边塞风光的如孙光宪的《定西番》“鸡禄山前

游骑，边草白，朔天明。马蹄轻。鹊面弓离短 ，弯来月欲成。

一只鸣 云外，晓鸿惊”，但数量最多为闺阁怀人之作。尽管

此前敦煌曲子词内容上已“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

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

之赞颂，医生之歌诀。”[2](p163)但花间词人于众多题材中独钟情

于“闺情与花柳”。此或因文人词之初起即遇晚唐五代乱世，

家国归属之感的缺失使词人的创作不易广且深，只能是向纵

深发展。且诗歌发展至唐题材涵盖面甚广，词若谋得一席之

地必要致力于诗歌涉猎较少且难有佳作的闺情题材。词以男

女燕婉之思为突破点向狭深切入，终为自身寻得一条合适的

发展道路。在这里，词人不需“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

以自解免”，[10](p4)亦不需承担言志和载道的责任，人之真性情

得以畅快地表露。牛希济有《生查子》，“春山烟欲收，天淡星

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

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言别离时的万端心绪和轻轻

叮咛，感情深婉且悠长。薛昭蕴有《谒金门》，“春满院，叠损罗

衣金线。睡觉水晶帘未卷，帘前双语燕。斜掩金铺一扇，满地

落花千片。早是相思肠欲断，忍教频梦见。”言相思之苦，无限

凄伤。花间词人着意于表达春愁秋怨、离情别绪此后成为词

体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创作倾向，即使是苏东坡、辛幼安一类

所谓的豪放派作家亦有此类创作，“词为艳科”在内容上得到

了确立。

为更好地传情达意，花间词人于情感表达上亦别于敦煌

曲词一路，将“缘情”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敦煌民间词往往

“用直截了当的短句来抒发情感或开启疑窦。”如“悔嫁风流

婿。风流无准凭。”“叵耐不知何处去。正值花开谁是主。”“莫

攀我。攀我太心偏。”“悔”、“叵耐”、“莫”的使用“常令人感到

突兀，语调极端。”[5](p16-17)。且由于“敦煌词曲不仅用于歌舞，或

许还用于讲唱，用于扮演。”[2](p168)故在表现手法上多叙事体和

戏剧体。如《鹊踏枝》“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

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

我在金笼里。愿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7](p74)

对话体与拟人法的使用，显露出民间文学拙朴浅白的艺术特

色。又《捣练子》四首“孟姜女”、“长城路”、“堂前立”、“辞父娘

了”及《凤归云》“演故事”二首“幸因今日。得观娇娥。”、“儿家

本是。累代簪缨。”均是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的篇章，所用的

联章技巧，令戏剧功能更加凸显。而文人的创作则是情景交

融，浑圆一体，委婉有致。前举温庭筠的《菩萨蛮·水精帘里颇

黎枕》“深闺遥怨亦即于藕断丝连中轻轻逗出。通篇如缛绣繁

弦，惑人耳目，悲秋深隐，几似无迹可求。”[11](p16)又韦庄《浣溪

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上

片言人之忆己，下片言己之忆人。忆深而见难，语浅而情

深。在此后众多抒情词中，这类作品或许内容不够广泛、描

写不够深刻，但它开李煜、苏轼、辛弃疾等人词作先河。虽

然后主、苏辛等人用词这个文学载体抒写性情、学问、胸襟、

抱负，对词坛的贡献非温韦可比，然追根溯源，温韦当是值

得重视的作家。[9](p165)

三

宋绍兴本《花间集》有晁谦之跋，肯定了花间词作“情真

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可谓工矣，但同时认为花间词文之

靡靡，无补于世。明汲古阁覆宋本有陆游为《花间集》作跋，指

出“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仍流宕至此，可

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1](p223,237)内容上多闺情，风格

上多婉媚，罕见杜子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几

无陆放翁“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的悲愤。不似

民歌单纯质朴，亦无直接的社会意义，晁、陆之批评似有一定

的道理。然就是花间词人所确立的“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唤醒

了、解放了人们心中一直在礼教约束下的那一份对美和爱的

追求……有对美和爱的追求，就是人心还没有全死的表现

……而那种对美和爱的追去，那一份美好的心灵，竟和对五

代战乱局面的忧患意识结合了起来”。[12](p165)鹿虔扆有《临江

仙》，“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

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

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有《黍离》、《麦秀》之

悲……其章法之密、用笔之妙、感喟之深，实胜后主‘晚凉天

净月华开’一首也。”[13](p26)韦庄有《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

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

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表面上看是故乡之

思，骨子里说是故国之思……更进一步说，不仅有故国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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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且兼有兴亡治乱之感焉。”[11](p24)不似诗歌那样令人增加深

重的历史沧桑感与现实的荒芜感，只是婉婉地表达与细细地

诉说，焦灼不安的情绪亦于平淡地文字中得到释放。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样式，词所包涵的深层次的内质，

并非传统的价值精神可以解释。人生充满了欲望与忧患，痛

苦和焦灼，这种情感在诗歌之中表现为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苍

生的挚爱，然当国家倾覆、人民流离至不可复错，士人内心的

幻灭之感常常令其感到无有所依。在晚唐五代那个战乱频

仍、政权屡更的时期，“汲汲顾景惟恐不及”的时代精神在诗

歌之中已不能找到完美的宣泄之点，而花间词人于此时寻觅

并开拓出了词这样一个新的精神归宿，他们从另一角度忠实

地表达了现实人生不如意的种种，于其中展现出一个真实而

又立体的自我。华美婉媚的文字下面蕴含着一种淡淡的悲剧

色彩、隐隐的人生希望与浅浅的超脱之念。温庭筠有《梦江

南》，“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

花，摇曳碧云斜。”字字堪恨，句句堪伤，似言闺情，亦可做他

解。人生多愁，诸恨何能免却？但纵然极恨，熹微之晨光似就

在眼前，令人心不至于绝望。故而清代周之琦评温庭筠“方山

憔悴彼何人，《兰畹》、《金荃》托兴新。绝代风流乾 子，前生

应是楚灵均”，同张惠言一般，注重温词内在的意蕴，认为其

同屈子香草美人传统间存在承继关系。韦庄有《思帝乡》，“春

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

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足风流”与“一生休”，极为有力地

表现了意志之坚决与感情之真挚。其感情之品质亦引人联

想，此词虽不必有儒家“择善固执”之修养与楚骚“九死未悔”

之忠爱的用心，但其所写的用情的态度与殉身的精神，却可

引发读者一种深沉的感动与丰美的联想。[8](p38)

“文艺作品没有创造性的形式，很可能不美，不能打动人

心，艺术作品能够感人，不但依靠新内容，也要依靠新形式。”
[14](p127)花间词人确立的“词”这种全新的活泼的文体样式，在诗

歌发展至唐已呈盛极难继的情况下，为诗国别开生面，丰富

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形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不辍的活的

文化精神。他们创作中表达出的对诸般美好的追求与向往，

挽救了乱世中人们即将坍塌的社会理想，细致幽杳、绵密隐

约的文字动人心灵，最终支撑着国人走过艰难的战乱岁月，

开启了从容静好的新生活。此即是花间词人伟大的历史功

绩。因此台湾大学方东美才会讲“五代战乱后中国的人心不

死，而且到宋朝在文化上还有了很好的成就，就因为五代的

小词。”[12](p165)或许花间词人的创作尚未成熟到能让词的这种

价值完全显露，然作为可倾吐内心闲愁别恨的载体，令人收

获宁静与平和、安定与从容，确是花间词之初起即具有的品

性气质。也正因如此，被视为“小道”与“末技”的词才会被后

世文人接受，上有达官贵族的“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

深院”，下有落魄文士的“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

云”，词这种从民间走来的通俗文学终进入了文人雅文学的

殿堂，其体日尊，几至可与诗歌并肩而立。但无论后世词如何

“堂庑特大”、“感慨遂深”，如何“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

李”，世之言作词者，亦多以花间词人为圭臬，花间遗风，犹存

于千载以下的词坛。

参考文献：

[1]赵崇祚.花间集校[M].李一氓，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1.

[2]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3]曾昭岷，曹继平，等.全唐五代词[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4]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9.

[5][美]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M].李奭学，译.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4.

[6]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任二北.敦煌曲校录[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5.

[8]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9]陆蓓容.大家国学·夏承焘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2008.

[10]聂振斌.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1]俞平伯.读词偶得 清真词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0.

[12]叶嘉莹.唐五代名家词选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

[13]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4]宗白华.美学的散步[M].合肥: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教

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邓 年

135· ·


